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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庭
院
散
步
，
不
止
一
次
聽
鄰
居
說
，
﹁八
十
不
過
橋
﹂
，
我
開

頭
不
怎
麼
相
信
。

這
裏
的
﹁橋
﹂
，
指
的
是
從
我
們
社
區
去
公
園
遛
彎
，
必
須
經
過

一
個
過
街
天
橋
，
還
要
經
過
一
個
過
河
橋
，
特
別
是
過
街
天
橋
，
四
十

幾
層
台
階
，
上
下
確
實
要
費
點
勁
兒
。
我
注
意
觀
察
，
左
鄰
右
舍
，
上

八
十
的
老
人
，
去
公
園
遛
彎
的
微
乎
其
微
。
不
經
意
間
，
虛
歲
八
十
，

這
種
情
況
也
來
到
我
身
邊
。

去
公
園
遛
彎
，
自
從
退
休
，
已
堅
持
了
近
十
八
年
。
開
始
時
，
六

十
剛
出
頭
，
轉
公
園
一
大
圈
還
嫌
不
夠
，
有
時
還
要
加
半
圈
。
那
時
走

得
也
快
，
用
不
了
半
個
小
時
，
一
圈
就
走
下
來
。
看
到
老
態
龍
鍾
的
人

落
在
後
面
，
雖
然
沒
說
出
口
，
心
裏
美
滋
滋
的
。
去
公

園
過
天
橋
，
從
來
也
沒
感
到
困
難
。
但
隨
着
年
齡
的
增

加
，
不
知
不
覺
間
遛
彎
的
速
度
慢
了
下
來
，
走
一
大
圈

還
可
以
，
但
已
感
到
有
些
吃
力
。
再
後
來
，
走
一
大
圈

，
中
間
要
坐
在
長
椅
或
湖
畔
休
息
一
下
才
成
。

今
年
春
天
，
和
老
伴
去
公
園
遛
彎
，
勉
強
走
了
一

大
圈
，
雖
然
中
間
歇
了
兩
次
，
回
來
還
是
感
到
勞
累
。

老
伴
說
：
﹁走
得
太
多
了
。
﹂
我
終
於
相
信
﹁八
十
不

過
橋
﹂
的
說
法
。

趁
着
腿
腳
還
利
落
，
今
年
夏
天
，
我
和
老
伴
去
歐

洲
旅
行
了
一
次
。
這
是
我
們
長
久
以
來
的
願
望
。
艾
菲

爾
鐵
塔
、
巴
黎
聖
母
院
、
阿
爾

卑
斯
山
，
我
們
從
書
上
不
知
看

到
讀
到
過
多
少
次
，
但
一
直
沒

有
機
會
親
臨
其
境
。
特
別
是
老

伴
，
她
喜
歡
讀
書
，
歐
洲
名
著

幾
乎
讀
遍
，
也
一
直
念
叨
去
巴

黎
親
眼
看
看
。
於
是
幾
經
考
慮

後
，
報
名
參
加
了
一
個
旅
遊
團

，
開
始
了
歐
洲
﹁遠
征
﹂
。
旅
遊
團
中
年
輕
人
不
少
，

還
有
幾
對
年
輕
夫
婦
﹁度
蜜
月
﹂
，
只
過
了
一
兩
天
，

彼
此
就
都
熟
悉
了
，
成
為
一
個
﹁大
家
庭
﹂
。
到
達
巴

黎
遊
覽
前
兩
天
，
我
們
夫
婦
還
跟
得
上
隊
伍
，
但
越
往

後
越
差
，
本
來
走
在
隊
伍
前
面
，
但
在
不
知
不
覺
間
就

落
到
隊
尾
。
﹁走
快
一
點
！
﹂
老
伴
督
促
我
，
我
鉚
足

勁
，
也
很
難
趕
上
。
我
心
中
自
語
：
﹁不
能
不
服
老
啊

！
﹂
好
在
法
、
意
、
瑞
三
國
堅
持
了
下
來
，
總
算
沒
有

掉
旅
遊
團
大
的
隊
伍
。

夏
天
過
去
，
秋
天
來
臨
，
我
們
家
的
幾
台
電
扇
該

收
起
來
了
。
每
年
收
電
扇
都
是
我
的
差
事
，
擦
拭
乾
淨

，
放
入
房
頂
閣
櫃
。
今
年
入
夏
我
把
電
扇
拿
下
來
時
就

感
到
吃
力
，
登
上
椅
子
，
晃
晃
悠
悠
，
好
不
容
易
把
電
扇
拿
了
下
來
。

現
在
收
拾
乾
淨
，
要
放
上
去
，
我
有
點
畏
懼
了
。
果
然
，
登
椅
子
時
，

腿
力
不
夠
，
第
一
次
沒
有
登
上
去
，
後
來
在
老
伴
協
助
下
，
才
算
勉
強

完
成
﹁任
務
﹂
。
﹁明
年
怎
麼
辦
，
到
時
再
說
吧
。
﹂
我
暗
想
。

正
這
節
骨
眼
，
喜
訊
傳
來
，
過
街
天
橋
兩
側
，
經
過
幾
個
月
施
工

，
坡
道
橋
已
建
成
竣
工
。
人
們
不
用
登
一
階
一
階
的
台
階
，
而
是
走
平

緩
的
坡
道
就
可
以
上
橋
。
這
項
工
程
當
然
不
是
只
為
了
老
人
，
騎
自
行

車
的
人
、
騎
電
動
車
的
人
、
推
嬰
兒
車
的
人
，
過
橋
都
得
到
很
大
方
便

，
但
對
老
人
來
說
，
再
不
用
吃
力
地
爬
一
級
級
登
天
橋
，
而
是
不
用
吃

力
地
走
緩
坡
就
可
以
上
橋
下
橋
，
再
方
便
不
過
。
﹁八
十
不
過
橋
﹂
之

說
或
許
可
以
打
破
了
，
我
和
老
伴
又
可
﹁緩
步
﹂
去
公
園
遛
彎
了
。

朋友接出院的祖母回家
休養。提着大包小包來到醫
院門口的時候，卻遭遇了打
不上車的困境。醫院門口倒
是停着許多空車，但是一個
個問下去，得到的卻都是 「

車已有人預訂」的結果。祖母身體虛弱，無法走到
站牌前坐公車，除了打車別無他法。但眼瞅着一輛
輛車來，並接了一個個用手機程式叫了車的客人走
，他也只能暗自懊悔早上出門太急，忘了帶手機。
在醫院門口站了半天，招了無數次手，竟然愣是一
輛車也沒打到。無奈之際，卻突然被一個司機喊住
，問他們是不是要打車。喜從天降，趕忙上了車。

坐到車上之後，他才發現這輛計程車上竟然沒
有安裝任何叫車程式，不禁暗自揣度，既然沒裝叫
車程式，那麼打車費用一定也便宜不了吧。師傅似
乎看出了他的疑惑，忙解釋： 「其實之前裝過一陣
子的叫車程式，只是過了一陣子之後，我發現，叫
車程式雖好，但也害得許多不會用智能手機的老人
打不到車。以前，我走在路上，只要沒載客，看到
招手的都會停，可裝上叫車程式之後，有老人或者
病人招手叫車，就算不忍，也不敢停，因為我已經
接了單，總不能讓客人白等。後來，我就狠下心把
程式卸了，專門方便你們這樣沒法用手機叫車的人
。」下車的時候，朋友多塞給了師傅一些錢，可是
師傅堅決不收，並笑着對他說： 「我這樣做就是圖
個心安，如果再多收您的錢，那我的程式不是白卸
載了？」

看電視新聞，一家縣城小飯店貼出廣告：凡本城環衛工人，每
天可到店中享用免費早餐一份。電視畫面中，記者一大早趕到這家
店舖，果然看到身着紅馬甲的環衛工人在用餐。老闆卻很低調，說
環衛工人收入低，工作辛苦，為他們做點事是應該的。電視台記者
又順路採訪了幾位環衛工人，多數表示在店裏用過餐。而採訪到一
位五十歲上下的環衛女工時，她說： 「我沒去過。」記者問： 「是
路遠嗎？」回答： 「不是。」問： 「為什麼不去呢？」回答： 「唉
，誰都不容易！」

上面兩個故事，有三個主角，他們都是有理想的人。
大同是人類的理想。周有光讀《禮運》後記下心得：古代 「大

同」，後代 「小康」。大同時期， 「天下為公」，實行 「公有」。
小康時期， 「天下為家」、 「貨力為己」，實行 「私有」。 「大同
」變為 「小康」， 「天下為公」變為 「天下為家」， 「力不為己」
變為 「貨力為己」， 「公有」變為 「私有」，這是不是歷史的倒退
？周有光指出： 「大同」是理想， 「小康」是現實。 「理想」是遠
大目標， 「現實」是當前任務。心存崇高 「大同」理想，埋頭建設
「小康」現實，這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歷史的發展規律，實事求

是地建設現實的社會。
活在當下，建設小康；懷抱理想，嚮往大同，你就成了社會的

脊樑。

近日與上海赴港訪問
團有難得之 「零距離」接
觸，感觸良多，一吐為快
，與關心 「一國兩珠」
—滬港交流合作驅動創
新的諸朋好友共用。

這個訪問團 「師出有名」，是專程來熱
烈祝賀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的。
率團的是有點 「面熟陌生」的上海市委副書
記應勇及上海海外聯誼會的 「一把手」沙海
林。說應勇陌生是他當上副書記首訪本港，
講面熟他在浙江從政時就與不少知名港人早
有過交往。滬港經濟這個與滬緊密聯繫的香
港社團誕生於一九八五年，即港英殖民政府
掌權的歲月，唐翔千、劉浩清諸位奮起創會
確實難能可貴。應勇與特首梁振英一起來主
禮滬港經濟 「三十而立」的慶典暨第八屆執
委會就職禮，意義非凡，《大公報》以整版
予以報道丶《大公網》作為時政頭條上線；
新華社亞太分社當天為這個活動連續編發兩
篇電訊，且不過夜上線好讓內地和海外受眾

可以及時知情。
應勇主禮時對於祖國孿生的、令人皆讚

「東方明珠」的姐妹城市交流愈加密切，熱
烈地大加點讚！他幽默地提出了一個耐人尋
味的問題：不論港人滬人都要把每年一屆的
「滬港經貿合作會議」減掉兩個字，爽快地

把那經貿兩字 「一筆勾銷」，滬港之間合作
豈不是由單項合作推進到全面合作了嗎？與
會者聽明白了「應勇幽默」無不開顏鼓掌！

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才能把史無前例的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不斷推進，才能簽署

CEPA協議、緊密與廣闊內地的經貿關係。此
回應勇明確地說他是代表韓正書記和楊雄市
長來訪問發聲的，也就是說 「滬港全面合作
」並非隨口喊喊的一句口號，而是要實實在
在地有所新突破、與時俱進地做出新成果。

整個訪港團才十來個人、辰光不足四天
，他們在完成一個重要慶典和 「第八屆滬港
大都市發展研討會」大型論壇之餘；分頭去
「趁湯下麵」的活動，或見諸報端或不予報

道的，筆者估計有六七項之多，可謂馬不停

蹄高效率丶見縫插針夠辛勞。他們還拜訪了
會齡一百一十五歲的香港中華總商會、後起
之秀香港友好協進會；知道我們滬港文化交
流協會裏既有內地到港成為金融界 「御貓展
昭」襄助特區政府戰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的
李和聲米壽老將，又有香港到內地成功創建
「八號橋創意產業園」、並為胡錦濤、習近

平所首肯稱讚，自己從而蛻變成文創領軍人
物的Tony黃，所以盛邀本會參與本次活動。
熱心促成我們與滬港經濟新掌門人姚祖輝的
互聯互動，期盼 「經濟滬港通」與 「文化滬
港通」比翼齊飛。另外， 「香港上海浦東聯
會成立」、 「滬港澳青年經濟論壇」、 「上
海企業家分享創業心得」等活動一一舉行，
在港自然引起陣陣波瀾，什麼為港青提供一
百個在滬就業崗位，什麼推出三十個扶植港
青在滬創業專案，什麼點融網CEO郭宇航、
大眾點評網創始人龍偉等五位 「雙創」企業
家進香港大學、向莘莘學子送上創業創新之
「錦囊妙計」……滬港全面合作正開始拍打

着維港兩岸，不是嗎？

不久前，
香港三聯書店
推出英國作家
馬克．奧尼爾
（Mark O'Neill
）新作《兩岸

故宮的世紀傳奇》，講述故宮博物
院自一九二五年成立以來，其中珍
藏的眾多國寶級文物歷經戰亂和動
盪，被迫遷徙流轉的種種經歷。

奧尼爾是記者出身，關注細節
，還原場景，將過去九十年的故事
講得十足跌宕。書中，關於古董商
人盧芹齋的一段講述，頗引起了我
的興趣。

盧芹齋（一八八○年至一九五
七年）可稱得上二十世紀上半葉最

著名的古董商人之一，有人稱他 「
文物販子」，也有人乾脆叫他 「賣
國賊」，只因他曾將眾多國寶級文
物販賣至海外，包括 「昭陵六駿」
中的 「颯露紫」和 「拳毛騧」。

書中，盧芹齋這名字被提及，
由一場倫敦藝博會開始。自一九三
二年故宮博物院藏品首度到訪芝加
哥之後，這些中國國寶不時受到外
國政府或博物館邀請，前往海外展
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
年三月，一場名為 「中國藝術國際
博覽會」的展覽在倫敦皇家藝術學
院舉辦。與這七百多件故宮珍寶同
場展出的，有一件米白色大理石佛
像，正是從盧芹齋那裏借來。後來
，盧氏將這件五米高的隋代阿彌陀

佛石像捐給大英博物館，如今仍矗
立館內顯眼處。

除這件世所罕見的巨型佛像外
，盧芹齋數目浩繁且品類眾多的中
國藝術品收藏中，還包括 「昭陵六
駿」中的兩匹駿馬。「昭陵六駿」本
為唐太宗墓昭陵祭壇處六幅石刻。
每件長約兩米，以青石製成，描繪
唐太宗御馬六匹，取名 「拳毛騧」
、 「什伐赤」、 「青騅」、 「白蹄
烏」、 「颯露紫」以及 「特勒驃」
。李世民為紀念這六匹戰死的寶馬
，特命畫家閻立德及其弟閻立本，
繪製馬形，製成浮雕，立於陵前。

一九一四年，逢戰亂，盧芹齋
將其中兩幅石刻 「颯露紫」和 「拳
毛騧」打碎，運往國外，以十餘萬
美元的價格售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
物館。其餘四塊在盧芹齋試圖偷偷
運往國外的過程中被查獲，現藏於
西安碑林博物館。包括賓夕法尼亞
大學博物館館長西格在內的外國考
古學家和收藏家，固然稱讚盧芹齋
「以一己之力，改變了西方人看待

中國的方式」，但在中國，對於盧
芹齋的評價仍然呈現兩極化：有人
如那志良等認為盧芹齋盜運國寶實
屬 「國家的罪人」，也有人如收藏
家曹興誠等認為那些文物被運往國
外，其實是一種 「保護」，幫助其
免於遭受 「文革」。

盧芹齋當年私運文物的時候，
自然不會想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中國會經歷怎樣的變遷，不過，中
國文物被運往國外，不論是去到公
立博物館，抑或在私人藏家手中，
都得到了完整且妥善的保存。鑒於
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的種種動盪，
盧芹齋這樣本意在私的行徑，竟由
於歷史的機緣巧合，生出某種指向
公義的意涵，其中滋味，實在微妙。

在我看來，稱呼盧芹齋為 「文
物販子」，實在有些刻薄。這位聰
明的中國人少時家貧，自學成才，
憑藉過人口才以及敏銳商業頭腦，
建構起彼時中國與歐美世界間的文
物售賣網絡。而且，他不僅買賣文
物，也資助文物研究，鼓勵學者撰
述，也算是為西方人重新審視中國
歷史開啟一扇窗戶。而且，一九四
九年之後，國家對於文物外流的政
策收緊，盧芹齋的生意漸漸難做起
來，後來甚至被迫離開中國，將眾
多藏品無償捐予中國博物館。

上世紀二十年代，盧芹齋着手
在長居地巴黎建造一座中國風味濃
郁的建築，取名 「紅樓」。一九二
五年，盧芹齋斥重資，購下巴黎富
人雲集的第八區一座五層建築，用
於儲放自己收藏的中國藝術品。這
一拿破侖三世時建造的公館，經盧
芹齋之手改造，也成為地道的中式
建築，飛簷鑿井，雕花鏤刻，極盡
華麗之能事。

如今，紅樓早已易主，原本的
私人藏寶地如今已開放成為公共空
間，供遊人參觀。不知當年被迫去
國的盧芹齋，在這些石像、木雕和
瓷器間流連時，會生出怎樣去國懷
鄉的複雜心境。據說這叱咤風雲的
古董商人去世前曾渴望歸葬故土，
惜未能成事。當浮華散盡，盧芹齋
這一生傳奇，也如過眼雲煙。只有
那些散落在中國和海外的、曾經其
手的寶物們，靜默而滄桑地，守着
一個個欲言又止的故事。

聽
到
一
個
新
消
息
，
也
是
一
個
好
消
息
，
在
實
體
書
店
倒
閉
如
潮
的

當
下
，
美
國
亞
馬
遜
在
西
雅
圖
開
辦
首
家
實
體
書
店
，
日
前
當
當
網
也
宣

布
推
出
實
體
書
店
計
劃
，
預
計
三
年
內
在
全
國
開
一
千
家
。
網
路
書
店
轉

攻
線
下
市
場
，
引
發
業
界
關
注
。
此
舉
會
給
市
場
格
局
帶
來
怎
樣
的
變
化

？
原
本
就
生
存
艱
難
的
實
體
書
店
，
又
該
何
去
何
從
？
這
是
業
界
關
注
的

，
也
是
公
眾
想
知
道
的
。

實
體
書
店
之
所
以
紛
紛
倒
閉
，
主
要
原
因
就
是
高
昂
的
租
金
壓
垮
了

實
體
書
店
，
再
是
網
路
書
店
的
衝
擊
，
網
路
書
店
吸
引
讀
者
，
基
本
是
靠

低
價
優
勢
。
一
本
新
書
，
在
網
路
書
店
一
般
能
以
七
折
以
下
的
折
扣
購
買

到
，
而
實
體
書
店
則
往
往
只
能
以
會
員
卡
形
式
打
八
點
五
折
或
九
折
。
但

是
，
實
體
書
店
的
讀
者
體
驗
優
勢
，
是
網
路
書
店
所
沒
有
的
。
換
言
之
，

網
路
書
店
轉
攻
實
體
書
店
，
如
果
既
保
持
網
路
書
店
的
低
價
優
勢
，
又
增

加
了
讀
者
體
驗
，
是
會
受
到
讀
者
歡
迎
的
。
然
而
，
從
網
路

書
店
到
實
體
書
店
，
增
加
的
租
金
成
本
怎
麼
消
化
是
一
個
客

觀
存
在
的
問
題
。
但
是
，
亞
馬
遜
線
下
實
體
書
店
的
﹁人
實

在
太
多
了
，
場
面
很
火
爆
。
裏
面
出
來
一
個
才
能
再
進
一
個

，
我
們
在
門
口
排
了
大
概
半
小
時
隊
才
能
進
去
﹂
。

南
京
市
出
版
物
發
行
業
協
會
副
秘
書
長
孫
重
明
說
：
﹁

如
果
當
當
網
的
實
體
書
店
正
常
運
營
，
不
低
價
傾
銷
，
實
體

書
店
也
不
怕
，
有
特
色
的
書
店
還
是
會
有
生
存
空
間
。
怕
的

是
不
講
規
則
，
無
序
競
爭
。
﹂
雖
然
近
年
來
不
斷
有
實
體
書

店
倒
閉
，
但
仍
有
不
少
有
特
色
的
新
書
店
開
業
，
特
色
小
書

店
正
在
城
市
各
個
角
落
開
枝
散
葉
，
譬
如

北
京
三
聯
書
店
實
行
二
十
四
小
時
營
業
，

還
有
一
些
有
特
色
的
實
體
書
店
也
能
正
常

營
業
。
然
而
，
實
體
書
店
的
整
個
行
業
不

景
氣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再
有
特
色
的
書
店

也
難
以
承
受
高
昂
的
租
金
和
書
價
，
當
當

網
的
實
體
書
店
能
否
有
亞
馬
遜
的
實
體
書

店
的
火
爆
，
是
很
難
預
測
的
。
在
我
看
來
，
從
網
路
書
店
轉

來
的
實
體
書
店
如
果
沒
有
價
格
優
勢
，
也
是
難
以
生
存
的
。

歸
根
結
底
，
實
體
書
店
難
以
存
在
的
關
鍵
是
租
金
貴
，

實
體
書
銷
路
不
暢
的
關
鍵
是
書
價
高
，
有
這
兩
個
因
素
的
存

在
，
實
體
書
店
想
生
存
真
的
很
難
。
網
路
書
店
之
所
以
吸
引

讀
者
，
靠
的
就
是
價
格
優
勢
，
要
想
圖
書
暢
銷
，
就
要
在
圖

書
價
格
上
做
文
章
。
國
家
有
扶
助
政
策
，
但
主
要
是
扶
助
實

體
書
店
，
但
扶
助
政
策
沒
有
發
揮
多
大
作
用
，
一
是
扶
助
資

金
﹁粥
少
僧
多
﹂
，
二
是
扶
助
實
體
書
店
未
必
能
起
作
用
，

因
為
經
營
書
店
也
是
為
了
賺
錢
，
想
讓
商
人
不
賺
錢
或
少
賺

錢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所
以
，
國
家
應
該
扶
助
圖
書
出
版
，

降
低
圖
書
成
本
，
讓
讀
者
買
得
起
圖
書
，
這
才
是
關
鍵
。

圖
書
出
版
雖
是
商
業
行
為
，
但
更
是
事
關
國
家
未
來
的
文
化
事
業
。

從
網
路
書
店
到
實
體
書
店
，
未
必
是
對
實
體
書
店
的
促
進
和
幫
助
，
恐
怕

更
是
雪
上
加
霜
，
加
重
實
體
書
店
的
災
難
。
要
想
使
圖
書
出
版
不
至
成
為

夕
陽
產
業
，
要
想
使
圖
書
出
版
真
正
惠
及
中
華
民
族
，
我
以
為
就
得
兩
條

腿
走
路
，
一
是
以
稅
收
等
政
策
扶
助
圖
書
出
版
，
降
低
圖
書
價
格
；
二
是

以
稅
收
等
政
策
扶
助
實
體
書
店
，
最
好
是
政
府
給
實
體
書
店
經
營
門
面
，

或
以
較
低
的
租
金
給
經
營
者
租
門
面
；
三
是
圖
書
經
營
者
原
則
上
不
計
較

盈
利
，
或
宣
導
薄
利
多
銷
。
總
之
，
實
體
書
店
的
倒
閉
折
射
出
政
府
對
圖

書
出
版
和
實
體
書
店
的
幫
扶
不
夠
。
發
展
文
化
事
業
，
提
高
國
民
的
文
化

素
質
，
政
府
責
無
旁
貸
，
政
府
應
採
取
積
極
的
政
策
，
讓
圖
書
走
進
千
家

萬
戶
，
讓
國
民
都
能
享
受
豐
盛
的
文
化
盛
宴
。

不覺老之已至 延 靜有
理
想
的
人

言
止
善

是賣國賊？抑古董商？
李 夢

滬
港
全
面
合
作
姚
榮
銓

實體書店何去何從 冀北仁

蘇東坡要不要叩謝皇恩，似乎是個偽命
題。在那個時代，只要人在官場，升你貶你
，用你罷你，都得叩謝皇恩。導致 「烏台詩
案」的《湖州謝上表》，不明擺着就是被貶
後的蘇軾調遣湖州後 「謝上」的文字嗎？在
那個時代，只要活在世上，抓你關你，罪你

誅你，也都得叩謝皇恩。不要說皇上最後還放了蘇軾一馬，沒有將
他置諸死地，即使賜他一壺鴆酒，讓他自己了斷，得以全屍而終，
不也得叩謝皇恩嗎？ 「皇上聖明，臣罪當誅」，不服不行。

有人著文說，在 「烏台詩案」中，蘇軾最終沒有走上 「斷頭台
」，是王安石的 「潑命一諫」起了作用，因此， 「蘇東坡應該好好
感謝王安石」，這才冒出 「蘇軾要否叩謝皇恩」的題目。那時要將
蘇軾置諸死地的人確乎不少，連宰相王珪也 「復舉軾《詠檜》詩曰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以為不臣」，這是指控蘇軾

影射 「真龍天子」的，若不是宋神宗說 「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
，蘇軾怎麼也擺脫不了 「惡毒攻擊」的罪名。難怪頻頻有人為宋神
宗在 「烏台詩案」中的 「開明」點讚，並將此作為宋代皇帝善待 「
士人」的例證。王安石的 「潑命一諫」，蘇軾 「應該好好感謝」，
宋神宗的 「不殺之恩」，蘇軾哪能不再三 「叩謝」？看來，即使在
現代，認定蘇東坡應當叩謝皇恩的也不乏其人。

蘇東坡要不要叩謝皇恩，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予以解答。
其一，蘇軾是否真的有罪？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

指控蘇軾有罪，先是從蘇軾《湖州謝上表》中摘取 「陛下知其愚不
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語發難的
。其實，僅僅由此數語看，亦可知蘇軾之 「謝」是真誠的，他謝的
是陛下知人善任，使他能在地方官的任上為民辦些實事。但辦案人
偏要着眼於 「愚不適時」、 「老不生事」以及 「新進」等辭彙，而
言蘇軾 「愚弄朝廷」；爾後又從蘇軾詩集中找出幾首詩，摘出 「贏
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山村五絕》）， 「東海若知
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 「讀書萬卷
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戲子由》）等句，說他 「怨謗君父
」。蘇軾對 「新法」以及 「新進」確有看法。早在熙寧三年，他就
進言宋神宗 「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求治太急」說
的正是 「新法」； 「進人太銳」說的正是 「新進」。在他日後的詩
文中，對 「新法」與 「新進」的不滿情緒也難免有所流露。然而，
「新法」有弊端， 「言者」就有罪麼？蘇軾 「以事不便民者，不敢

言，以詩託諷」，即使有不當之處，就得以此成獄麼？
其二，誰說蘇軾有罪？從表面上看，是李定、何正臣、舒亶等

人。因為這些人都是御史台的官員，御史台又被稱為 「烏台」，因
而這起案子叫做 「烏台詩案」。他們其實也正是蘇軾所謂的 「新進
」。例如，那個進言 「軾有可廢之罪四」的御史中丞李定，就是因
為由王安石帶着他對皇上說青苗法 「民甚便之」而躍進御史台的。
蘇軾 「以詩託諷」，他們有難言之隱切膚之痛。於是斷章取義，上
綱上線，把蘇軾對 「新法」與 「新進」的不滿上升為 「愚弄朝廷」
與 「怨謗君父」，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然而，僅僅把責任歸
結於他們終究是不行的。據史書記載： 「逮軾赴台獄，詔定與知諫
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由此可見， 「文字」能夠
成獄， 「烏台」可以立案，他們敢拿蘇軾下手並將他逮捕入獄，都
是宋神宗默許的。讓李定等人 「雜治」蘇軾，也出於宋神宗之 「詔
」。令人不解的是，當時蘇軾向宋神宗進言，宋神宗還說： 「卿三
言，朕當熟思之。」蘇軾之 「三言」的意思在他的詩文中時有閃現
，怎麼就要逮捕入獄 「雜治之」了呢？而且，宋神宗也未必就沒有
閃出過要處死蘇軾的念頭。要不，太皇太后曹氏、宰相吳充以及王
安石、王安禮兄弟幹嘛先後出面勸說或進言宋神宗不要誅殺蘇軾
呢？

其三，蘇軾之 「罪」可曾赦免？從現有的資料看，怕是沒有赦
免，更不待說徹底平反。太皇太后曹氏的那番話的分量很重，她把
先帝宋仁宗如何器重蘇軾、蘇轍的話都搬出來了。但宋神宗對太皇
太后說 「謹受教」之後，只是打消了誅蘇的念頭，沒有再順從御史
台的 「新進」以及宰相王珪等人非將蘇軾置諸死地而後快的意願。
蘇軾坐了幾個月的牢獄，受了數次審訊，最後得到的處罰是 「充黃
州團練副使，本州島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與他有關的親友也被
視為 「同黨」而受到牽連， 「弟轍及詵（駙馬王詵）皆坐謫貶。張
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此所謂 「死罪可赦，活
罪難免」，蘇軾依然是帶罪之身，帽子拿在人家手中，隨時均可戴
到你的頭上，日後他被列入 「元祐奸黨」，大概與 「烏台詩案」也
不無關聯。

按照現代人的觀念，你說蘇東坡要不要叩謝皇恩？

蘇軾要否叩謝皇恩
宋志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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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駿」 之 「颯露紫」 （作者供圖）

盧芹齋 （作者供圖）


